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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大德，尊敬的各位法師，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下
午好。聽說大家願意聽我講課，所以我就準備了厚厚一大本。來之
前好緊張、好緊張，我跟師父他老人家說，我說師父，面對那麼多
法師、那麼多同修我說什麼？那不班門弄斧嗎？師父，我就不說了
！師父說得說、得說。師父讓說不說這不聽話，所以還得聽話就得
來說。香港有同修，我估計可能是咱們澳洲淨宗學會過去的同修，
他跟我說，劉老師，妳不用緊張，妳在澳洲淨宗學會有好多好多粉
絲。他這麼一說我這心就平靜了，有這麼多粉絲。而且那個小同修
告訴我，他說妳說什麼都好，說什麼大家都願意聽，所以這樣現在
我就稍微放鬆一點。剛才大家看，我又出洋相了，不知道衝哪面了
，這個程序昨天法師已經教我一遍，今天上午還問我，劉老師，妳
記住沒有？我說差不多記住了，結果上台又弄錯了。
　　我昨天就弄個笑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前面的法師可能看到
了。我這兩天，我總是跟在胡老師的身後，我說你在前面走，我後
面跟著我心裡踏實，你往哪走我就往哪走。昨天胡老師不講課嗎？
我還是跟在他身後，差點沒跟他上台。我倆進來以後，進到那個大
門的時候，可能是哪位菩薩慈悲，提醒我往左轉。所以胡老師是往
右轉上台，我往左轉不往那面走嗎？那我的位置，我就去找我的位
置沒找著。我走到那個頭，我就記著我那個有簾的，但是就沒想我
是哪排帶簾的座，到第一排我就去找我這座位去了，一看這牌怎麼
都變了？可能有同修和法師大概看見我是找座，人家說劉老師，妳



的座在那面。我看有幾位法師都笑了，就這樣的笑話我是層出不窮
，真是這樣的。所以說你們要是聽我講課，一般來說不帶睏的，今
天如果要是睏沒關係，因為中午咱們剛吃完飯。剛才我說大家沒吃
飽，一邊聽著、一邊吃著都可以，咱們是政策寬鬆。我記得上次在
新加坡，給我安排的是晚七點到九點，是最後一節課，大家從早晨
八點多鐘開始坐了一天很疲勞，我就跟大家說，今天沒關係咱們政
策寬鬆，犯睏了可以睡覺，你今天睡覺保證做好夢，夢著誰？夢著
阿彌陀佛。睡著了作夢有的人愛打呼，我說這也沒關係，你還可以
打呼，打呼都是唱的阿彌陀佛。所以就這樣咱們政策一寬鬆，你們
也輕鬆，我也輕鬆了。我這個人不是那麼太嚴肅的，你看我平時好
像挺嚴肅，實際我不是那麼嚴肅的，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溫和的。
　　我給大家講個笑話，上一次是去年的七月份，我到廣州去，去
大佛寺去見見那個法師，然後就被那些念佛的同修發現，跟那個法
師說，我們看見好像劉居士來了，能不能讓她和我們見見面？這法
師就答應了。法師一答應，把我的一頓飯免了，中午那頓飯我就沒
吃上，因為我們趕飛機。當時定弘法師還沒有出家，我們都叫他博
士，我們一起去的，博士就跟我說劉老師，今天妳應該穿海青搭衣
。我說我不會。一個老菩薩說，劉老師我幫妳搭。那就搭！我說沒
帶衣服。博士說劉老師，您穿我這一套。我說那好，畢竟博士他一
個男同志他高，我穿上他那衣服可想而知什麼樣。我那是受菩薩戒
以後的第一次搭衣，是那老菩薩幫我搭上的。因為博士那個衣服我
穿在身上，它不是長嗎？又長又寬，我就得提著，不提著腳底下就
踩。我就提著這底下，一提下面的時候，這搭衣掉下去了，我就趕
快再來抓這個搭衣，一抓搭衣底下那個掉下去了。所以那天那一個
半小時可把我忙乎壞了，忙得我一頭是汗。
　　上台之前，博士知道我一般不上道場，我不懂道場的規矩，博



士就教了我幾招，劉老師，妳從哪面上、從哪面下，還有幾句什麼
話告訴我了，別的話我忘了，我就記住三個字，不為禮。我就上去
了，上去以後，我上台上對了，我知道從這面上來，上來我就開始
講，講完了以後，我下錯了，我又原道回去了。回去了，你下錯就
下錯了，我還報告，我說各位同修，對不起，我下錯了，我重下一
遍，我又從這面上來，我又從這面下去了。這不是知錯必改嗎？等
我下去以後，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我說博士還告訴我三個字，不為
禮，我還沒說。我就問在座的那麼多同修，我說各位同修我還有三
字沒說，不為禮，啥時候說？給大家笑得真是前仰後合。後來我自
己找個台階，我說這次沒說就沒說免了，下次有機會再說。我當時
心裡想，我下去我得問問，什麼時候說。昨天法師教我今天這程序
的時候，說兩個不為禮，上來的時候我怎麼記錯了，好像說大家、
說法師如何如何，我得向佛，我不能向大家，所以剛才又告訴我還
得向大家，我又補一個，不是我對大家不尊重，方向弄錯了。所以
我說不為禮，因為胸前沒有麥克，你們沒聽見，這回我沒忘，那三
個字我說了，一會下台的時候還得說一遍，這回我記住了。
　　所以這個程序，就弄得我直發暈，因為我確實是很少到道場去
，我也不太出門。我就屬於在家貓著那夥的，什麼都不知道，就社
會上這些事，在我這都像一張白紙，大腦空白，除了念阿彌陀佛，
別的我不太會，就是頭腦特別簡單。能簡單到什麼程度？經常把褲
子前面穿後面去，後面穿前面來。前兩天在香港，我和刁居士我倆
住一個屋，早晨我就要想出去繞佛，我就把褲子穿上了，一個念頭
：今天的褲子短，第二個念頭沒有。穿這褲子我就下樓了，結果到
樓下，樓下那門鎖著，我就沒開開，沒出去我就回來。回來以後，
我一看刁居士滿屋找褲子，完了刁居士就說，大姐，妳是不是把我
褲子穿上了？我說沒有，穿我自己的。她說妳褲子不擱這放著的嗎



？我褲子在椅子上放著的，我把她褲子穿上了。因為她個比我矮，
她的褲子我穿上自然就小，所以我第一感覺就是今天褲子短，就沒
想每天我這褲子長是為什麼。我倆這褲子非常好區別，她那褲子沒
帶白槓槓，我這褲子是運動裝帶白槓槓，就這麼的我都能穿錯了。
更可笑的有一次我在家，一個小佛友把她兒子褲子給我了，說劉姨
，這褲子我兒子穿小了，給妳吧。我誰給我舊的我都可以，我說行
留著，我就穿上了，穿上就覺得它怎麼不舒服？沒找著原因。等刁
居士還有誰她們去了，我就說，小刁，妳看我今天怎麼穿的。小刁
還說大姐，又換新褲子了。我說是，別人給的，怎麼穿著它不舒服
？小刁一看就笑了，說傻大姐，妳怎麼把後面穿前面去了。因為男
孩子的褲子，它那有一排扣，所以我穿到後面，我一坐它不就硌得
慌嗎？所以我要不舉具體實例你們都想像不到，這老太太能天真到
什麼程度。
　　我在哈爾濱住了五十多年了，現在我出門經常找不著家。我坐
車我能把它坐倒了，本來我要回家坐往東的車，我能坐往西區的車
，等人家一停車說到站了，我說這不是我家，這啥地方？完了，司
機說妳上哪？我一說，他說妳坐倒了，妳坐本車回去吧。我們那坐
一次車是一塊錢，司機一看老太太挺誠實的，說老太太不用再付款
了，妳就坐回去。我說那不行，坐來是一塊錢，回去還得交一塊錢
。他說妳太遵守紀律了。我說這個紀律得遵守。就這些熱鬧事在我
這真是層出不窮。你看昨天出了個笑話，差點沒跟胡老師上台，今
天自己上台又把方向弄錯了，你沒看我回頭瞅你們我都笑了嗎？就
是這麼簡單。
　　剛才有幾個同修說，好像是越南同修，說劉老師，這次我們見
著妳本人，覺得妳比以前更年輕了。我說念阿彌陀佛，一念阿彌陀
佛就年輕真是這樣的。我自己都感覺到我愈來愈年輕，精神頭愈來



愈足，心態愈來愈好，每天都快快樂樂的。所以我告訴大家，學佛
好，念佛好，真是一件好事，就是當你契入境界的時候，你就知道
了念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因為你沒有契入那個境界，可能你還感
覺不到。這個咱們就算一個簡短的開場白，咱們今天也政策寬鬆，
如果要是睏了可以睡覺，大大方方的。如果你不大大方方睡，你還
想老師在台上能看見我，沒關係，我看見你，我也給你助威，好好
睡。因為什麼？我今天可能得講三個半小時，你要是睡兩小時，你
還聽一個半小時也有收穫。另外你那個假我，這個肉身的我它睡著
了，那個真我它在聽，一點不耽誤事，所以你該怎麼睡怎麼睡。我
不會想你看我在台上講，你在台下睡不禮貌，我沒有那種想法，我
說的都是大實話。
　　下面咱們就得講正題，我不太習慣用稿，但是這次出來是我第
一次來咱們澳洲淨宗學會，你要是啥也不拿，我覺得好像不重視。
就包括我穿這個衣服，我給你們講講，今天我穿這個衣服，為什麼
要穿這個。我在香港講幾堂課，你們要注意，好像是換了幾次衣服
，為什麼？我穿這個衣服，有同修說這個衣服不好。好，第二天我
又換一個，又有其他同修說這個也不行，所以那幾天我是顛來倒去
的顛倒這衣服。後來我想這怎麼辦？天天琢磨這衣服費勁。我就穿
著這衣服，我就問師父，我說師父，你說我上去講課，我穿這個衣
服好不好？老人家說，好好好、好好好。六個好好好我定心丸有了
，所以我就穿這個衣服，因為師父說好好好了。來到這說因為是十
年慶，是不是也得新鮮一點，你們看我裡邊穿個格格紅的，這就代
表我來祝賀來了，表示喜慶。我平時很少穿這個鮮艷的衣服，所以
這次露個領，也是我的一分心意就是這樣。
　　前兩天有同修給我買了一件新衣服，希望我今天講課穿那個新
衣服，為什麼沒穿？因為幾個同修意見不一致，有的說穿這個、有



的說穿那個，我就想你們要意見一致，說讓我穿哪個我就穿哪個，
恆順眾生是不是？但是意見不一致怎麼辦？我們刁居士來了點小智
慧，給我做兩個紙團團，告訴我，大姐，妳抓鬮，妳抓哪個妳就穿
哪個。我說那行，那我就抓妳這個鬮。我一抓就抓著這個，這一套
下面是運動褲，下面是運動鞋。我要抓那件衣服，那個叫唐裝，他
們說妳這唐裝配運動褲、配運動鞋，它不配套。我說在我這它配套
，我這叫多元文化，怎麼穿都好是不是？你看上面是唐裝，下面是
運動的，我說這叫多元文化，我這也在表法，大家一聽也沒話可說
。但是最後抓的是抓這個，那好，那我就穿這個吧，所以今天我就
穿這個上台。這個衣服真是掂量了好幾天，簡直成了難題，實際穿
哪個衣服不行？是衣服就行。你們不是看我這衣服，是聽我說啥對
不對？
　　我今天講這個題目，大題叫「學釋迦佛，走釋迦路」。我上次
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還有印尼，我講課的題我就自己定了。我沒
跟師父說，我不知道應該跟師父說，心裡沒這個念，後來胡老師和
博士他們講課的時候，說都經過師父允許，師父給他們定的，我一
聽我傻了，我怎麼沒問師父，我這題行不行？但是我就要上去講了
，現問來不及，下回再問。所以我這回我就記著，我說師父，過幾
天我講這個題好不好？師父說好好好就講這個。就是這樣，所以我
這個題就這麼定了。今天看時間，我能講到哪就算到哪，因為我平
時沒有稿，甚至連提綱都沒有，今天以示重視，所以我就拿了一大
本，不但有稿還有提綱，都有了。在第一個題裡，我想向大家介紹
一下我的學佛路，就是我學佛是怎麼過來的。
　　我先給大家說一說，我請佛的因緣，一九九一年那年我是四十
六歲，那個時候我在省政府工作。在四十六歲以前我沒有接觸過佛
教，什麼佛經、佛法那更一無所知。一九九一年夏天大約是七月中



旬，來了一個好朋友，我倆就在我們家聊天，聊天的過程當中那前
面沒有鋪墊，後面也沒有什麼，就中間我就加了一句，我說婷芝，
妳陪我請佛去。因為前面沒有鋪墊，說的是家常嗑，那怎麼就突然
冒出這麼一句？我那好朋友就說，素雲，妳怎麼想的，怎麼要請佛
？我說我剛才是這麼說的嗎？她說是，妳說讓我跟妳去請佛。我說
那今天就請去！就這麼痛快。她說今天下雨，下週去。我說不行，
就今天去，上哪請？她說上極樂寺。我說極樂寺啥地方？她說極樂
寺就是有師父、有佛、有菩薩，就那麼個地方。我說妳知道嗎？她
說我知道。我說那妳帶我去。就那天我倆就去了，去了我記著那個
寺院裡，它是一個大木頭架子一排一排的，各種各樣的佛菩薩，我
一個也不認識。我那好朋友就說：素雲，妳看哪尊佛瞅妳笑，他就
和妳有緣，妳就請他。我還沒等瞅，我就指著就這個，人家工作人
員就給我拿去了，擱在櫃台上。當時的感覺就是心裡特別歡喜、高
興，我看看我自己都想笑。然後我就問我那個好朋友，我說他誰？
就這個佛已經給我拿到櫃台上我不認識，我問他是誰？我那好朋友
告訴我說，他是觀音菩薩。我說觀音菩薩聽說過，沒見過。然後那
個工作人員就說，他說妳要真心請，我上庫裡給妳出一尊新的，這
是樣品已經有灰了。我說不用就這個就可以，不用換。所以就那天
我就把觀音菩薩請回家，請回去以後自己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怎麼
回事。
　　請回去以後供在哪兒？我家沒有那個地方，我就給它供在我那
書櫃的最上面。這一夜好像都沒怎麼睡好覺，就心裡美滋滋的，老
惦念想去看。第二天我上班，我就迫不及待的去宣傳去了，因為我
們委人多，屬於省政府的一個大委，二十四個處室，我恨不能一天
我把二十四個處室我都跑到，到各處去，我告訴你們，我請觀音菩
薩了，有時間你們都到我家裡去看。我就到處宣傳我請觀音菩薩了



。後來這個事就讓我的主管主任聽著了，因為我宣傳的面太廣，主
任能聽不著嗎？主任就找我，他說素雲，妳幹什麼？妳這兩天宣傳
什麼？妳知不知道妳是幹啥的？我說主任，我請觀音菩薩，可好！
我還想請你上我家去看看去。我給我們主任都宣傳了，我們主任說
，保點密，別那麼公開，妳這個工作不允許。因為你看我一在政府
，二我又是搞政工的，是不允許這個。在我的心目當中、印象當中
，好像沒有什麼允許、不允許，它就好。我跟我們主任說，我說這
麼好的事，為什麼我知道了，不讓別人知道？我恨不能全委二百多
人全知道。所以我開始請觀音菩薩就是這麼個因緣。當時我自己不
知道怎麼回事，後來我一想，可能就那個時候，我學佛的因緣就成
熟了，要不我怎麼突然去請觀音菩薩！事先沒有任何人跟我說過這
方面的話題。我的請佛因緣就是這樣，可能有人聽了說挺奇怪的，
也沒人告訴妳，妳那個條件又不允許，妳怎麼就請了？就是這麼請
的。
　　下面再說說我三皈的因緣，就三皈依的因緣。我請了以後我不
知道應該怎麼辦，我就想要有人給我指點指點，所以那段時間我就
東跑西顛。人家說哪裡來了個師父，我什麼宗的我都不懂，說是師
父，我就去拜去，就向人家請教去，心可誠了，反正那幾年這個事
沒少跑。人家說請教師父得送紅包，那我沒有大紅包，也弄個小紅
包送吧！那些年我基本就是跑這個事了，沒跑明白。後來我就跟我
一個同事老大姐說，我說這觀音菩薩請完了，下一步應該幹啥，我
到現在還沒弄清楚。她說素雲，別著急，等一等，妳要有緣就有人
給妳指點。我說誰指點？她說快了。就這麼說，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沒聽懂，過了幾天，這個老大姐就跟我說，她說素雲，來個師
父妳去見見。我想我都見了那麼多師父也沒弄明白，這個師父是哪
一位？她說是五大蓮池的覺悟法師，然後就給我約了個時間、約了



個地點讓我去見師父。我就去見師父，我想我見師父我不知道我說
啥，那就看師父問我什麼，師父問我啥我回答啥，我就這麼想的我
就去了。去了見著師父以後，我和師父就面對面坐著，我沒話說我
不知道說啥，師父也不說話，就是面對面坐著瞅著我。當時我都不
太好意思，我說師父，你咋不問我點啥，就這麼乾坐著。大約坐了
半個多小時，師父就說素雲，走，上妳家去看看。我一想上我家看
看，我也不知道以前師父是不是這樣？師父說上我家就上我家，所
以我就把師父就請到我家去了。
　　因為我家這個所謂的佛堂，就是你們看我那光碟，可能看就那
麼簡單，就是原來的一個書架，叫我改裝成佛堂了。我說師父，你
看看，我也不知道別人家佛堂什麼樣，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師父
就說，好好好、好好好，妳家是佛化家庭。這詞我都不懂，啥叫佛
化家庭？師父說我就聽著，待會師父兩個屋都轉完了，師父說皈依
吧，我第一次聽說這詞，我心裡想啥叫皈依不懂。我說師父，咋皈
法？師父說點上香，你們幾個跪著。當時就是我、我老伴、我兒子
，還有我兒子的女朋友沒結婚，就我們四個在家。說你們四個點上
香，以後你們四個跪著，我說啥你們跟著說啥，這就是皈依。師父
告訴這麼的，就這麼的，完了我們點上香，我們四個就跪著。那個
皈依詞我從來我也沒聽說過，師父是一句一句的念，他念一句我們
得跟一句，但是我不知道那詞是啥，我不是跟著師父念下來的，我
是哼哼出來的。因為我不知道詞，師父念一句，我就嗯嗯嗯就這樣
似的，就整個這三皈依我就是這麼哼哼下來的。完了以後，我說師
父，這就叫皈依了。三皈是啥我一直沒弄明白，後來隔了一段時間
，師父給我拿了皈依證，我一條條看的才初步有了印象什麼叫三皈
依。我弄明白是什麼時候？就是看了老法師的「三皈傳授」，看了
那張光碟我才知道什麼叫三皈依，在那之前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我



以為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這個師父我就皈依他，我真是那
麼想的。所以後來聽了老法師的「三皈傳授」，我才知道錯了，不
是皈依哪個人，是皈依佛法僧，這個我才把它改正過來。我請佛是
那麼個因緣，我皈依是這麼個因緣，所以他們都說我佛緣好。就我
第一個接引我皈依的覺悟師父，他是修淨土的，我記得師父告訴我
，讀大乘佛法，念阿彌陀佛，這是我第一個師父告訴我的。這就是
我三皈的因緣。
　　下面我想說說，我學佛這二十年，我從一九九一年，如果說我
請觀音菩薩就算我開始學佛，到現在整整是二十年，我這二十年是
怎麼學過來的，實際這麼說都不準確，應該說是怎麼走過來的。我
把這二十年分作兩段，前十年、後十年，前十年我用幾句話給它這
麼概括的，一句話是東跑西顛，因為我不知道路，我就得東跑西顛
去學、去問；第二句話廣學多聞；第三句話就是收效甚微。東跑西
顛、廣學多聞、收效甚微，這就是我對我前十年學佛的概括總結。
一個東跑西顛我剛才說了，你都不知道我跑到什麼程度，有人說有
哪個在家居士可有本事、可有道行，妳得去拜師父，我都去拜，無
論是出家的、在家的，只要說有本事，我都去拜、都去學。但是之
後，我自己總結好像始終是沒學明白，究竟這學佛是怎麼回事，沒
有弄清楚。沒弄清楚我自己就想了個招，學佛經，所以我就開始讀
佛經。我那個時候讀的佛經還真不少，我告訴你們我都讀什麼了，
我現在回過頭來看，好像這佛經我還真是叨得挺準，都是大乘經。
我第一個讀的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我第一個讀的是這個，讀
完了這個我接著讀的是《法華經》，應該是一部大經，第三個讀的
是《金剛經》，接著我讀的《地藏經》、《佛說阿彌陀經》、《心
經》、《華嚴經》、《楞嚴經》、《六祖壇經》，那個咒我就讀的
大悲咒。



　　讀大悲咒是什麼因緣？就說我有病以後，外貌特別讓人恐怖。
所以我不能見人，我也不能下樓，也不能出門，我就貓在家裡。我
那個老大姐就給我送了一個大悲咒，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我記著是
一張紙，那個字是豎行的，都是繁體字。她說素雲，妳就讀這個。
我說這是幹什麼的？她說這叫大悲咒。我說大悲咒是幹什麼的？她
說妳就別問了，問我也說不清楚，妳也聽不明白，妳就當消磨時間
。我說每天讀多少遍？她說每天讀一百零八遍。我聽話，不告訴我
讀一百零八遍嗎？我當時我這個老大姐給我，她說妳讀讀看，我就
從頭至尾，我就把它讀下來了。她非常驚訝，她說素雲，以前妳讀
過嗎？我說沒有，這不妳今天第一次給我嗎？她說那妳怎麼會讀？
我說這不中國字嗎？我原來是教語文的老師，我說教語文的老師還
不認中國字嗎？她說一般的剛拿起來，他是讀不下來的。我說我讀
的對不對？她說妳讀得挺好。幾天以後我就完全背下來，我就不用
拿著這張紙去讀去，我就背了。手拿著一百零八顆念珠，背一遍撥
一個、背一遍撥一個，這一圈撥完了一百零八遍，基本上需要兩個
半小時左右。就這個我大約是讀了半年的時間，那個時候我讀自己
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但是就是這個病它就一天天漸好。
　　在這我再給大家說說我這個病，大家都很關心。你們現在看見
的我還可以，基本上不嚇人，你要是十二年前看見我，那你會嚇跑
很遠，太嚇人了。十二年前我得的是紅斑狼瘡，系統性紅斑狼瘡病
，這種病不但精神上備受折磨，就肉體上那折磨也讓人很難以忍受
。我的表現就是那個紅斑基本上臉上是布滿的，沒有這個好肉皮，
幾乎沒有，而且都是立體的，紅鮮鮮的。頭髮沒有幾根，全都是那
厚厚的大嘎巴，因為長那個斑，它定了以後就變成嘎巴，身上也有
。我到夏天的時候，我就穿我老伴那跨欄背心，穿他那大肥短褲，
因為穿我的衣服不行，它一磨它疼，那時候我特別嚇人。我就得了



這病以後，我一年多我沒去看病，你們想我該多麼能挺。我是二０
００年的二月二十五號住院的，我二十四號還正常上班，一天沒休
息過，就我已經那模樣了。從我家到省政府大約有十幾分鐘的路，
我後來我都走不到，我只好走到一半，我半道我還有一個辦公室，
我先上這個辦公室半天辦公，然後中午吃完飯，我再到省政府那個
辦公室辦公，就是十多分鐘的路我都走不到。當時這個手，像現在
這樣這正常，那時候手是這樣形的，像雞爪似的伸不直、握不上，
整個這個骨節都要挨上了，那個膝蓋腫得就像發麵大饅頭，蹲不下
、起不來特別痛苦。
　　所以我住院的時候，第一次面對醫生，醫生說妳已經是晚期了
，妳怎麼現在才來治？妳真是不怕死，他說我不怕死。我說我那麼
多工作，脫不開身。他說妳是要命還是要工作？問得我無話可答。
當時就給我摁下馬上住院，住院以後，醫生就說老太太，妳這個病
是這幾個患者當中，就跟我一樣病的當時四個，我年齡最大。那個
醫生說妳的病是最重的，妳現在已經隨時面臨死亡，就已經宣判我
死刑。我當時想不就是個死嗎？在那之前我看那本書，我把死看明
白了，那個活我沒看明白，我把死看明白了。就是《西藏生死書》
，就厚厚那本，我一九九九年得病，一九九八年看的這本書，你說
是不是佛菩薩安排的？他給我吃定心丸。我看那是仁波切寫的，他
那個語言和咱們語言不完全一樣，我沒怎麼太看懂，生沒看明白，
把死看明白了。所以一九九九年我就得這個病，就是要死的病，所
以我就不恐懼了。死不就像書上說的那樣嗎？它很美妙，還有什麼
恐怖感，所以我就沒有恐怖了。
　　然後醫生就給我治，我那個時候體重大約是一百斤，我一向是
比較瘦的，你們看我現在比較苗條，我現在已經胖了，我現在是一
百一十斤體重。當時我很瘦，那時候是九十八斤到一百斤左右體重



，我住院了半個月我又胖了，給我高興得不得了，這麼多年我都沒
胖過，上你醫院住半個月把我住胖了，太好了。我不知道是吃激素
（類固醇）吃的，那個激素（類固醇）吃了半個月以後，就開始發
胖，非正常的胖。我不懂，我以為正常的胖，覺得是一件好事，我
還跟人家大夫說，你真有本事，半個月就把我養胖了。人家醫生瞅
瞅我，心想：這老太太啥也不懂。但是人家不跟我說，結果後來這
胖得不得了，我五十七天長了五十斤體重。五十七天長了五十斤體
重，你們說什麼概念？我整個人都橫了，那個肉都是硬的，我晚上
睡覺翻身我翻不過去，我得坐起來掉過臉我再躺下，就這麼翻身。
那個臉那麼大，胳膊那肉我自己捏都捏不動，就這樣的。為什麼五
十七天我就出院了？治不了，醫生說妳不能打針、不能吃藥。我說
這一個路全都是阿彌陀佛給我安排的，有的人說，妳就信佛信到那
種程度？就那麼重的病妳不去住院。我說不是我不住院，是我不能
打針、不能吃藥，打針吃藥就過敏，給大夫嚇得說，老太太什麼藥
都不能給妳用，妳要是這樣住院妳就是擱這養著。我說那我別擱你
這養著了，還影響你這床位，我回家養著去。
　　他那有一本書，專門講這紅斑狼瘡，我就跟護士長去借，護士
長說，不可以，這主任看見要批評，這本書妳要看沒病得嚇出病來
，有病的得嚇死。這護士長跟我說的，我說沒關係，我看這個書就
是當小說看，妳借給我。這樣主任晚上下班，妳借給我，今天晚上
我一宿不睡覺，明天早上主任上班前我一定還給妳，行不行？我研
究研究。我說你們都沒研究明白，那我來研究吧。護士長跟我說，
老太太，這個病現在是怎麼得的沒研究出來，那就更沒有治療辦法
，只能維持。她說誰現在要把這個研究出來它的病因，誰得諾貝爾
獎金。我說那你們都沒得著，看來這個諾貝爾獎金肯定得我得了，
妳不借我書我咋研究？借給我，我來研究，將來我得諾貝爾獎金的



時候，我把獎金分給你們。這樣護士長就把這本書借給我了，借給
我，我確實看了一宿，我真是以看小說的心態看的，沒有恐懼感。
看完了以後有個什麼感覺？真像護士長說的，妳要看了這本書，妳
得這個病條條是死路，沒有一條活路，確實挺嚇人。但是它就沒嚇
住我，我沒害怕。第二天主任上班之前，我就把這個書還給護士長
，護士長問我，老太太妳看了嗎？我說看了。她說妳有啥感覺？我
說感覺就像我讀了一部小說。她說老太太，妳心態太好了，別人要
看這個書，肯定不是妳這個心態。我說那別人妳就別借給他了，妳
別把人家嚇住，妳就借給我看就行了。就是這樣。
　　我這個病怎麼好的？念阿彌陀佛念好的。你們想想，剛才我告
訴你們了，我不能打針、不能吃藥，所以不能賴在人醫院裡，那住
在醫院裡不是打針，就是吃藥，只有這個方法。妳既不能打針又不
能吃藥，妳住在醫院裡，那不給教授出難題嗎？那教授直拍大腿：
老太太，妳說讓我們怎麼辦？妳這病我們也弄不明白。我說你弄不
明白，我自己回家弄去。他說妳怎麼弄？我說說不定我就研究出好
辦法了，這個時候是半開玩笑。我就這樣住了五十七天院我就回家
了，回家這不是醫生都說了，隨時面臨死亡嗎？這孩子也不忍心讓
她媽就等死，我姑娘就說媽，我帶妳上北京去看看。我一想，妳再
拗著不去看也不好，兒女還要盡一分孝心。我說去吧，上北京中醫
院去看了一次，上石家莊去看了一次，就是這一順道就去了這麼兩
個地方。看完了以後拿回來兩個月的藥，第一種藥是那面面的，一
天吃三小包，一個月的藥量，這一個月的藥量是一千二百塊錢一個
月。醫生說以後逐月遞增，說暫時先拿一個月的，看看效果，這是
一個月的面面藥。在石家莊拿的藥，就是草藥回家自己熬，你們知
道我那一個月的藥多大量？就是裝大米的袋子，四袋子，四袋子草
藥是我一個月的藥量，一天一服、一天一服。我姑娘我倆一肩扛兩



袋扛回來的，從石家莊坐火車回到哈爾濱的。這兩個月的藥都吃了
以後，結果是愈吃愈重，比原來還重。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想所有
的藥全停掉，那個時候就應該是二０００年的六、七月份，就把所
有的藥都停掉了。
　　所以後來給我看病的教授問我，妳那病怎麼好的？一開始我不
好跟人說，人家搞醫的可能不信。後來又見著，我是帶另外一個同
修去看病，她得的和我一樣病。大夫以為我去看病，因為好幾年都
沒見著我，所以老教授一看見我，那眼神就非常驚訝，就說了一句
：妳還，我一看我就把話接上了，活著。肯定老教授那個眼神就告
訴我，他非常驚詫，他就想說妳還活著？那他不好意思說出來，所
以他說妳還，我接著說活著，就把這話給他說完整了。老教授就笑
了，他說好長時間沒看見妳了，我以為妳，我就接上，死了。是不
是？好長時間沒看著，那我以為妳死了，那這兩個話都完整了。老
教授說，我見著這麼多患者，沒有見著像妳這麼心態好的。妳怎麼
這麼樂觀？我說那有啥不樂觀的，生死不很平常一件事嗎？就像換
件衣服、換個房子似的，愈換愈好沒啥可怕的。就是這樣，我這個
病逐漸逐漸就好了，它是不知不覺中的。當時我讀大悲咒的時候，
我現在回過頭來想，那個時候我不知道那種感覺是怎麼回事，有一
種什麼樣的感覺？因為長那個東西，它就像那個土地被太陽曝晒裂
開了，非常難受乾巴巴的。晚上我半睡不睡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
有誰在給我往臉上抹什麼東西，潮乎乎的、濕潤潤的非常舒服，睜
開眼睛一看誰都沒有，就我自己住一個屋。然後我再摸摸我的臉，
還是乾巴巴的那種感覺，當我再閉上眼睛半睡不睡的時候，又是那
種感覺，是不是每天都是這種感覺，最後我臉上那個斑它就掉了。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陸續的它就沒有了。
　　後來這個老教授見著我就說，妳那個臉上的斑是怎麼掉的？妳



擦了什麼東西？我說我什麼東西都沒擦過。我就告訴他，我說我化
妝品從來沒用過，結婚的時候我記著買了兩瓶雪花膏，我們那時候
叫雪花膏，沒有現在這個化妝品。我那兩瓶雪花膏沒擦臉上，擦腳
了，所以我現在六十七歲，我臉上從來沒擦過任何東西。那老教授
就說，怪了，我接觸患者這麼多，他是專門研究這個病的，六十多
歲老教授。他說妳這個命能維持一段時間都好不錯了，怎麼臉上這
斑還掉了？他就自言自語。他說誰讓妳掉的？我說有人讓我掉。他
說妳告訴我誰給妳治的？我說告訴你你也不信。他說妳說說我信。
我說阿彌陀佛。我就告訴人家阿彌陀佛讓我掉的，那你說我沒別的
理由，我不能編瞎話騙老教授，我就是念阿彌陀佛，半夜誰給我擦
的，我也不知道，所以現在我就好到這種程度。師父講經的時候不
說嗎？說我臉上現在沒有斑痕。原來你們看我，和現在就是兩個人
，現在我就恢復到這種程度。所以我就想從一九九九年得病，到現
在十二個年頭了，我的感受就是愈來愈健康，精神頭愈來愈足。就
是現在如果說走路，好像你們一般年輕人跟不上我，不信咱們可以
比一比，我不跟老年人比，我跟年輕人比。跑，我不行，我服你們
，走，我估計你們跟不上我。因為我現在繞佛繞了三年多，每天我
是繞三十圈，一個半小時，我繞佛的速度還是快的，就是這個節奏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兩步一句阿彌陀佛就這個。所以我現在走路
，你們要是注意看我走路，好像沒有體重輕飄飄的。不像人家老年
人走路那個腳離不開地，踏、踏、踏，我沒有那個，我特別輕。
　　因為很多同修都知道我得過這個病，師父在講經的時候也多次
提到這個。那個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上香港，我面對同修我就說
，如果我不直接面對你們，你們可能半信半疑：能這樣嗎？因為得
這個病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沒有幾個能活下來的，這都實實在
在的說。因為我的兩個學生就是這個病走的，他們那個時候就維持



了半年。因為當時醫生跟我說，如果能挺妳大約還有六個月的時間
，那也就是半年，但是現在你看事實證明十二年已經過來了。可惜
我沒有照片給你們看，如果我有病的時候那個照片，它有個對比，
沒有，我不知道為什麼，是不是阿彌陀佛不讓看見那個我，讓你們
看我這個我。我那時候照沒照照片？我照了洗不出來，不是照一次
、兩次洗不出來，好多次洗不出來。譬如說那時候我不告訴你們，
我一天沒休息嗎？我一直在上班。譬如說國家來人，我得陪客人，
陪客人逛太陽島，逛太陽島就得照相，我說我現在這麼漂亮，我就
免了，我不照，你們照。客人就說，妳不照我們照有啥意思？妳就
這麼漂亮才照。那沒辦法照吧，凡是我參與照的照片，一個洗不出
來。
　　後來有幾次我也覺得莫名其妙，有一次就上北京看病的時候，
我姑娘帶我去到那個雍和宮，買了一卷膠捲，說媽媽，我給妳照相
。我說媽這麼漂亮還照嗎？我姑娘說漂亮也得照，完了就給我照了
一卷膠捲，回來一張沒洗出來。後來大慶那來了一對老夫妻到我家
，說劉居士，可不可以跟妳照個相？那來到家了要照相，不好意思
，我說那照吧，就擱我家裡廳裡照、屋裡照，老倆口挺高興的。照
完了回去就沒信了，過了大約快一年，給我來個電話，說劉居士，
實在是對不起。我說怎麼了？他說那天擱妳家照那照片，不知道為
什麼，它怎麼一張也沒洗出來。我說那正常。他說不對，不正常。
我說怎麼不正常？他說我那一卷膠捲，是前半段已經照了，咱們照
的是中間那一段，回來以後，我把後一段也照了，整個膠捲是滿的
，洗的時候前面的洗出來，後面洗出來，就擱妳家照的那些一張沒
洗出來。我說那正確。所以現在我就拿不出來證明，證明當時我那
個模樣有多麼漂亮，漂亮到極處了。你看我那些老同事、老同學，
他們要看我，我一概謝絕，我說不行，我現在實在是太漂亮，這個



漂亮會讓你們嚇著的，等我不漂亮你們再來看。他們都說，素雲，
我們就想看看妳現在漂亮這個模樣，行不行？我說不行，保密。所
以也就這個，我外緣基本我就斷了。
　　那個前十年，除了沒得病之前，我是東跑西顛，得病以後我基
本就是讀經，頭十年就是這麼過來的。所以這十年過來以後，我自
己掂量掂量、總結總結，我就想說讀了這麼多經，還都是大乘經，
妳讀明白沒有？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沒讀明白，我讀是讀了，沒讀
明白。說妳煩惱輕了沒有？沒輕，我煩惱沒輕。說妳智慧長了沒有
？你看煩惱沒輕它能長智慧嗎？所以這三條我都沒做到，就是沒讀
明白，煩惱也沒輕，智慧也沒長。我不但讀了這些經，我還都手抄
了，手抄一遍。你想那個《楞嚴經》，它是一個大部頭的經，就這
樣的經我都從頭至尾抄過。就剛才我讀過的這些，我讀過這些經，
包括這個咒我全都手抄過，頭十年我就是這麼過來的。所以我前面
總結那三句話，你們給我對對號是不是能對上？東跑西顛、廣學多
聞、收效甚微，這是我的前十年。
　　下面我再給大家說說我的後十年，後十年也用幾句話來概括一
下，我是這樣概括的是一門精進，長時薰修，受益匪淺，和第一個
十年是一個對比吧。後十年我應該是這麼說，我找著門了，我找著
那個正路了，這個路我就走對了。前十年我是沒找著門，也沒找著
路，是瞎碰，所以那十年真是浪費了，想起來都挺可惜的。我是怎
麼找著這個門、找著這個路？遇到了《無量壽經》，這就是我找著
門的開始，因為在這之前，我不知道還有《無量壽經》。就在一個
偶然的機會，我記得是我姐給我一本《無量壽經》的經本，好像是
台灣版本的，是豎行的字，繁體字是藍色的，好像布面的皮，就給
了我這麼一本《無量壽經》。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回去一讀心生歡
喜，就愛不釋手，這可能就是緣分，可能我和《無量壽經》這個淵



源比較深，一讀就喜歡，這是我拿到經本。後來不長時間，我又得
到了一套光碟，這套光碟，是師父他老人家一九九四年在台灣講的
，七十片的光碟，我就這七十片光碟，我是反覆的看。因為那時候
也不能出屋，這也是給我創造了這麼一個好的機緣，每天我就是和
光碟、和佛經作伴，天天這麼聽。
　　再後來我又遇到，師父講的細講《無量壽經》，我記著當時是
出了二百六十四片光碟，我都把它請回來了。我們那邊當時的光碟
據說價錢比較高，好像一片光碟是兩塊五毛錢，然後請了二百六十
四片，就是凡是出來的我都請回來了。那個居士給了我四十片結緣
的光碟，我當時什麼叫結緣我還不懂，我不知道結緣是什麼概念。
所以人家說，劉老師（因為我以前是當過老師，他們都習慣稱我老
師），說劉老師，這二百六十四片是妳請的，這四十片碟光碟是給
妳結緣的。我沒聽明白，我就把這四十片也都按二塊五一片、二塊
五一片，如數的給人家付款了。後來有居士說，妳怎麼這麼傻，人
結緣的是不要錢。我說那我不知道，該給人錢就給人錢。就這樣我
就得到了這個光碟。得到細講光碟，一開始我是怎麼看的？從頭至
尾一片一片的看，第一碟看完了看第二碟，就這麼看的。等我把所
有的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以後，我就改成每天看一片光碟反覆的看
，最多的時候每天能看八次到十次，這是最多的時候，最少不低於
四次。因為那時候我不出門，我有時間，所以我就整天的看這個。
有時候一天看進去的時候，好像吃飯、睡覺都忘了似的。可能有的
同修說，那個時候妳已經有病了，妳怎麼還能黑天、白天的看這麼
多光碟？它有個因緣，所以我說逆境有時候是增上緣，這我都親身
經歷了。為什麼我能看光碟看得那麼多？就是因為當時我得病，這
是一個因素，已經讓人很痛苦，但是因為我心大，所以我沒感覺到
怎麼太痛苦。這可以說也是一個磨難，除了這個磨難，就幾乎在那



同時，那麼多磨難鋪天蓋地的都來了，我想這真是對我一次嚴峻的
考試。
　　當時我不知道那是考試，心裡非常痛苦，就想怎麼能這樣？為
什麼？所以我在香港講的時候，我曾經說那時候我給我自己起了個
名，叫「十萬個為什麼」，因為想不通。想不通到什麼程度？痛不
欲生。我那時候有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自殺，我曾經想過自殺
；第二個想法出家，那個時候我要是出家，肯定是逃避、逃脫。不
是說我知道怎麼回事了我要出家，我怎麼度眾生，沒有，我就想逃
避，這地方太苦了趕快讓我走，我離開這兒，就是這種想法。所以
後來我聽有同修告訴我，說我在香港講到這的時候，師父他老人家
在另外一個屋裡看我講課，說師父是一臉的嚴肅。我心裡想多虧我
沒自殺，我要自殺就見不著師父了。現在我為什麼非常感恩老法師
？因為那個時候我晚上睡不著覺，我失眠，就總想這個為什麼解不
開，這疙瘩愈結愈大，內心那痛苦別人就是很難能理解，所以我就
黑天、白天的看光碟。我是這樣想的，正是這些光碟是師父他老人
家救了我的身命，給了我慧命，這是我最貼切的總結。老人家救了
我身命，給了我慧命，我才能夠活到今天。如果那時候我自殺了，
你們可能就看不見今天這個快樂老太太，那也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我和老法師我是這樣想的，我不知道對不對，多生多劫師父他老人
家就是我的老師，我就是他的學生。但是這個學生不爭氣，老也畢
不了業不合格，所以這麼多時間了，還在六道裡晃蕩，這一生讓老
師遇見了，所以師父是緊緊的揪住我，這回我可得讓妳回家。
　　所以這一年多，師父真是的老提溜我，這你們都有感受。如果
《大經解演義》你們都跟著聽了，隔幾天師父就得提提那個劉居士
，隔幾天提提劉居士。後來我都跟師父老人家商量，我說求求您老
人家，別再說我了，你已經把我說成世界名人了，你再說我還能名



到哪去？師父說好好好、好好好，師父就說好好好。我說你再說人
家都妒忌我了。有的同修人家說，這麼多年我去見師父，供養師父
，師父怎麼沒說說我？怎麼沒把我說出名？你說妳成天擱家貓著大
門不出，二門不邁，像繡女似的，連樓都不下，師父怎麼就給妳說
成世界名人了？我說誰願意當名人，我跟他換換，我特別留戀我不
是名人那個時候。你們知道這名人多難當，身不由己，我現在我自
己啥事我也做不了主。我就念阿彌陀佛我能做主，除了念阿彌陀佛
，別的事都歸別人管了，不歸我管，是不是這樣？你看我為什麼去
年我上廣州住了半年？累的，累趴下了。因為我一出名以後，師父
是正月初一講的我，在網上，現在我都弄不清這網它怎麼這麼厲害
，擱網上一講，正月初一講的，我正月初四出的名，之後我家那客
人從早晨四、五點鐘開始上，到晚上九、十點鐘也不斷，整個一天
我就是接待、接待、接待。你說哪夥來了我不得說話，我能說你們
來都擱這坐著，我瞅著你們就行？不行！來了妳不願意理人家，我
就得說。所以那個時候，我一天如果能吃上一頓飯，阿彌陀佛，我
今天終於吃上了一頓飯。我沒有時間做飯，我老伴真是不錯，我特
別感恩他，就跟著我捱著餓，他一看客人來得多，所以他也不追我
做飯。後來有些同修一看實在不行，去給我家做飯，這我老伴有飯
吃了。我吃不上，那時我牙不好咬不動，吃一次飯非常費時間，所
以我乾脆免了，我就不吃飯。佛友來他是一撥一撥的，這一撥來沒
走，那撥來了，那撥沒走那撥來了，互相都是交叉的。後來有同修
說，妳能不能妳就說我先吃點飯，你們先坐會。我說不好意思這麼
說。所以我就一天一天從早上到晚上，我就不能吃飯，體重連續下
降，降了十七斤。
　　後來我為什麼到廣州去？我估計這可能是和定弘法師報告有關
。因為去年的六月十九日，定弘法師到哈爾濱極樂寺去受菩薩戒，



我倆一塊受菩薩戒，是師父他老人家安排的。我當時不知道怎麼回
事，我沒想受菩薩戒，我覺得，我三皈五戒還沒弄明白。六月十八
日師父打來電話，說今天博士飛哈爾濱，妳去接他，明天六月十九
日，你倆去極樂寺受菩薩戒。說完了我就開發矇，受戒是不是得有
手續？我啥手續沒有我咋受？我就趕快找佛友打聽，這受戒得怎麼
辦手續？後來我一著急這沒有時間，你看頭一天接電話已經是快中
午了，第二天就要去了，半天時間我得把這事聯繫成。沒辦法，我
就給極樂寺的靜波法師打了電話，我說師父，明天我和鍾博士上你
那受菩薩戒可不可以？靜波法師說，當然可以了，歡迎歡迎。我說
師父那得咋辦手續？師父電話裡說，你倆來受戒還需要手續嗎？我
說師父這個也可以走後門，那我就走走後門。所以我倆受菩薩戒就
是這麼走後門受的。我估計，這個我沒跟定弘法師交流過，可能是
我估計那次定弘法師看見我挺瘦，大概回來跟師父報告了，所以後
來就一個因緣成熟了，我就到廣州來住了正好六個月的時間，我就
是這麼來的廣州。現在我又從廣州回到哈爾濱七個月了，我是四月
十五號從廣州回哈爾濱的，回哈爾濱以後我現在屬於閉門謝客，潛
心念佛，屬於隱居。所以現在我住的地方誰都不知道，讓我自己說
妳住那地方叫啥名，我自己還說不全，就祕密到這種程度。但我沒
有電話，昨天有同修管我要電話，我說我沒有電話，他不信，還說
妳別打妄語。我說我真沒有電話，要聯繫都跟刁居士聯繫，就是這
樣。
　　我從廣州回到哈爾濱，是半夜十一點多鐘下飛機，同修們把我
直接就接到這個祕密的地點，我一看這啥地方？曲裡拐彎的，也不
是往我家那邊去。後來說給妳找個地方，妳就擱那貓著吧，我就到
那個祕密的地方去住了。第二天我姑娘來了說：媽，可不得了。我
說咋不得了？妳昨天是半夜到家的。你看我下飛機十一點多，我到



家就得十二點多、一點來鐘。我姑娘告訴我，今天早晨不到五點有
居士就來敲門。她說我們想這麼早誰來敲門？開門問說你有什麼事
？完了居士就說，妳媽昨天半夜到家了，我們來見見。我說這消息
怎麼這麼靈通，這一切都很祕密，他怎麼就知道我昨天半夜到家？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原來住的家，我都沒回去，不敢回去，回去就被
包圍。所以現在，我上次講給大家笑的，我老伴願意出去溜達，他
老讓我跟他一起去，我們家還有個小狗叫劉優祕，我們三個一起出
去溜達。我說不行，來到這個地方不能出去，出去被認出來又住不
下了，就不知道又轉移到哪去，居無定所。
　　我老伴說，沒關係我給妳化化妝。這妝給我化得，給我戴個鴨
舌帽那麼長的帽沿，告訴我往下拽，往下拽，完了還給我整個大蛤
蟆鏡給我戴上它，穿他的衣服，說這回怎麼樣？我照照鏡子，我說
行吧。妳要不跟他出去他還不高興，所以那既然化妝了咱們就出去
，我就跟他出去。你說我這出一趟門都這麼難，你們還羨慕名人嗎
？千萬別當名人，現在我才知道這名人多麼苦。我跟師父說，過去
我就聽說有追星族，現在我就體會到了，這追星族是怎麼回事。現
在師父您老人家把我造就成了一顆老星，我也不知道我那追星族有
多麼多了。現在新名詞又叫粉絲，一開始我還不會叫，我叫粉條，
現在我才學會那叫粉絲。我給你們說的真是都是大實話。所以你說
學佛好不好？好。但是你學你別出名，默默的念阿彌陀佛，成佛是
真的，這個出名真不是我所希望的。剛才我說是師父救了我的命，
給了我慧命，所以我就寫了四句話，我是這樣說的，「遇恩師迷茫
不再，讀經典智慧頓開，念彌陀堅定信念，回極樂指日可待」。我
特別珍惜，我這一生又遇見了我的老師。
　　下面我想跟大家簡單說說，我是怎麼樣一門精進，長時薰修的
，簡單概括一下，就是五個一和兩個不離。這五個一是哪五個一？



第一，一部經就是《無量壽經》；第二，一句佛號阿彌陀佛；第三
，一個老師淨空老法師，就是聽一師之言；第四，一個目標西方極
樂世界；第五，一生成就。我現在我自己沒有退路，我就是要往生
極樂世界，因為得了這個病，我沒有走，是阿彌陀佛把我留下的，
那我將來一定要回到阿彌陀佛的身邊。現在這五個一我說了，兩個
不離是什麼？一不離《無量壽經》，二不離阿彌陀佛佛號。有同修
可能問，說劉老師，那妳的日程妳怎麼安排？因為有好多同修這麼
問我，妳的早課、晚課是什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大家，我沒有什
麼正規的早課、晚課。就是我知道同修們早課念哪些、晚課念哪些
，這個我沒有。我跟你們說我是怎麼安排時間的，在這之前，我是
每天早晨兩點鐘起床，到現在也是這樣，我每天早晨兩點起床。你
們不用驚訝說起那麼早，我睡得早，我每天晚上八點多鐘我就睡覺
。可能有些年輕人說，妳兩點鐘起床，我們還沒睡覺。正好咱們顛
倒了，我的生活規律就是這樣，我特別有規律，八點多鐘、九點之
前我睡覺，兩點鐘起床。我起床幹什麼？磕頭四個小時，我是沒有
數，我是連續磕四個小時，按著這個時間。
　　磕完了頭以後，基本上是早晨六點左右，我和我老伴我們兩個
吃飯比較早，六點多鐘我磕完頭，我就做飯。我倆吃得非常簡單，
現在我老伴已經非常習慣了，因為我也不會做什麼，麵條拌點香其
醬，饅頭片拌點香其醬。有同修問我，妳老說那香其醬，香其醬那
麼好吃嗎？好吃，哈爾濱特產有香其醬，等以後有機會我再來，我
給你們背了點香其醬。不用做菜，簡單，弄點飯就可以了。人家都
說一飯幾菜幾湯，我是一飯一湯就滿不錯了，很多時候是一飯無菜
無湯，你們看我不照樣很健康嗎？不在吃的什麼，在清淨心，清淨
心是最好的營養。吃完飯收拾完屋，因為我有個怪癖，我喜歡乾淨
利索，所以他們上我家都說，妳家真乾淨、真利索。我說這是媽媽



傳下來的。因為我家是滿族人，滿族人都比較講究，家裡特別乾淨
利索。所以我做完飯，吃完飯再把屋都收拾完，大約也就八點鐘左
右，這時候我老伴願意看電視他看他的電視，我不干擾，我進屋聽
我的光碟，這就是八點多鐘就開始了。一直到晚上，我和我老伴我
倆是兩餐，一天兩餐，不是過午不食，這兩餐譬如說中午，一般來
說就我倆在家十二點左右吃飯，如果有客人來，也可能是一點多，
也可能是兩點多，反正一天是兩餐，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吃完飯
以後，到八點鐘之前，我就是看光碟、讀書就是這個，這是我原來
的日程。
　　我現在的日程，我再跟大家說說，現在我的日程還是兩點鐘起
床，起床以後我是拜佛三百拜，磕三百個頭。三百個頭按光碟的速
度是一個半小時，這三百拜拜完了之後，我就是拜《淨修捷要》，
大約需要四十五分鐘。這個都拜完了以後，稍微消消汗，因為我三
百拜拜完了以後，那個汗從頭髮都往下滴的，拜《淨修捷要》的時
候速度比原來慢，所以汗就往下消一消，等拜完了以後汗也消得差
不多了。反正我這個人比較，按我們北方話說，就結實堪折騰，就
是滿身大汗我立刻就出去繞佛，都不帶感冒的，我已經五、六年沒
感冒過，汗消得差不多了我就出去繞佛。
　　在這裡我想再給大家介紹介紹繞佛，好多次你們聽我講，究竟
怎麼個繞法。一開始是我和刁居士我們兩個，因為小刁她腿疼，膝
蓋老腫，我就想出去溜達溜達我倆繞。現在就是我從哈爾濱到廣州
去之前，我們繞佛的隊伍已經發展到三百多人，這三百多人的繞佛
隊伍基本上這個圈是滿的，就沒有間隙了，就是一個挨一個、一個
挨一個，就這麼大一個龐大的繞佛隊伍。我們是怎麼繞？就是剛才
我跟大家說，兩步一句阿彌陀佛，就是這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這個節奏、這個速度。有些老同修們身體不太好，



怎麼辦？我讓他們在小圈，外面是大圈，裡面是小圈。比如說還有
坐輪椅的，有的腿腳不太利索的，這樣都在裡圈。我告訴外圈的同
修們，每當你們路過他們身邊的時候，一定要給他們加持，心念要
想祝他們早日恢復健康。你繞一圈，碰見他一次你就加一次，碰一
次加一次，像三百人一圈就加三百次，你說我們繞十圈那就三千次
，所以大家都法喜充滿。都到什麼程度？好多人都是早晨搭車過來
繞佛。我告訴他們，我說就近，你們家住那附近找個地方，幾個人
湊在一起就可以了。他們說不行，上這來這個磁場特別好。他說我
們來一個是高興，另外一個身體舒服。
　　所以有一位老菩薩家庭生活不是太富足，他又離得挺遠，他就
每天拿十一塊錢怎麼分配？十塊錢搭出租，這十塊錢到哪跳到十塊
，他就擱哪下車，剩下那些路程他走過去。剩下那一塊錢，繞完佛
有公共車了，他用它坐公共車回家去，這老居士一天不落。我們給
他起個名叫小企鵝，為什麼？高興的給我們跳舞，跳那企鵝舞。他
原來是什麼狀態？是中風，腦中，風嘴斜眼歪，胳膊也不好使，腿
也不好使，就這麼種狀況他來繞佛。繞了一段時間以後，嘴也不斜
，眼睛也不歪，胳膊、腿都好使了，他愈繞愈高興，所以他就一天
也不落，他就是這樣。還有的兩夫妻，是在我們那個道外住，那離
我們那是好遠的。天天兩點多鐘開始搭車，因為我們繞佛是早上三
點鐘就開始繞了，天還黑的，北方冬天天還黑的。現在我告訴他們
挪成白天，改成白天來繞，就這樣。後來人家搭車那個司機就問，
你們這麼早搭車幹啥去？說我們繞佛。繞佛是怎麼回事？這老倆口
就給人介紹，說我們身體不好，有什麼病，繞佛我們把病繞沒有了
，我們現在可高興，所以這麼老遠天天搭車來繞。那個司機好奇，
我也去看看，人家司機也不開車、也不拉客，跑我們那去看繞佛去
了。真是感動了好多人，就到現在為止，這個繞佛隊伍是愈來愈壯



大。但是現在是化整為零，不是原來那三百多人大家一起繞，現在
他們是就近來繞了，就比如說這個小區有十個、八個的，那就在這
繞，那個小區又有多少又在那繞。現在繞佛在我們哈爾濱已經是遍
地開花，這個效果特別好。我現在這是先是拜佛，然後出去繞佛，
我現在繞佛沒有大部隊，兩個，一個是我，一個是我家小狗劉優祕
，我倆繞。因為祕密，住個祕密地方，不敢找同修跟我一起繞，所
以現在是我帶著我家劉優祕我倆繞。每天我是在我那小區繞三十圈
，繞三十圈大約是一個半小時，所以現在我就覺得愈走愈輕鬆。這
個我建議大家試一試，老年人老容易從腿上老，你們想是不是這樣
？人腿要是不老，你就解決好大的問題。所以咱把咱們這個腿腳練
得利索點，到時候真阿彌陀佛來接咱們，上蓮花台快是不是？你別
絆絆磕磕上不去。
　　我現在大約早晨八點多鐘，還是八點多鐘我開始聽經，我現在
主要聽這幾種都不離開《無量壽經》。第一個我聽《無量壽經》，
第二個聽《大經解演義》，第三個聽師父現在講的《科註》，第四
個聽《還源觀》，第五個聽師父的一些最新開示，我現在聽經基本
上是聽這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是讀書，我現在是讀書和聽經
，交替進行，為什麼大家都看我戴這眼鏡？這個眼鏡是老花鏡，我
這老花鏡是怎麼戴上的？我這好奇也不好。我記得四十多歲的時候
我沒眼睛花，我們那老書記要去配眼鏡，就說素雲妳跟我去。我說
幹啥去？我配眼鏡，妳看熱鬧去。我說那去看去，我就跟他看熱鬧
去了。老書記配了兩個眼鏡，一個花，一個散光，好像是。配完了
說，素雲，妳也買一個。我說我買這幹啥？他說戴著玩。我說那我
就買一個，我記著就是類似這樣的小鏡子，十八塊錢，我也不知道
什麼度數不度數，我說就買這個，我就買了一個，十八塊錢。買回
到辦公室我就把它戴上了，戴上看著報紙，我說這挺好玩，它怎麼



這字還能大？我們那書記就說怎麼樣？買合適了！妳看妳要摘下去
字小，戴上字大。我說這挺好。戴了一個禮拜摘不掉，我這個眼鏡
就這麼戴的。後來我就埋怨我這書記，我說你看你要不讓我看熱鬧
，我能買這眼鏡嗎？我要不買這眼鏡我能眼睛花嗎？你看挺漂亮兩
個大眼睛跑鏡片後面去了。我們書記說，戴眼鏡照樣看見妳這雙漂
亮的大眼睛。開玩笑！所以我這鏡子就提前了應該說十多年，如果
不是這樣，我應該最起碼五十五歲以後戴差不多，我估計，結果四
十多歲我就戴上了，一直到現在我就拿不掉，所以就得戴上。
　　現在我戴這鏡子，有一天我看書看入迷了，我看十二個小時，
看完了以後把眼鏡一摘，書一放，我們家那棚轉的，地也轉的。第
二天小刁去了，我說小刁，昨天不知道為啥，我家棚也轉、地也轉
。她說妳都幹啥了？我說我看書來著。她說妳看多長時間？我說好
像十二個小時。她說妳哪有這麼個看法，那不都看暈了嗎？後來我
就想這麼看不行，這麼看暈，那我就看兩個小時，我就把鏡子摘下
來，把書放下，我開始聽經，聽到三、四個小時我再放下，我再看
書。所以現在我是看書、聽經相交替進行，哪個也不耽誤。我看書
都看什麼書？這些事我不知道咱們在座的關不關心，反正我周圍的
同修都很關心，甚至我走路，先邁哪個腿、後邁哪個腿都關心，所
以我就把我這個如實告訴大家。我看什麼書？《大經解演義》，我
現在手中是九本，是九本《大經解演義》。第二個是《演義要選》
，這個最近出來不長時間，我是手裡是四本。還有《還源觀》兩本
，老法師的《學佛答問彙編》五本，還有《無量壽經講記》四本。
我現在看的書就是這些，除了這些書以外，我別的我沒看。
　　那大家可能問，那妳念佛呢？念佛我是隨時隨地的念，你讓我
說我還說不明白。我給你們說個笑話，有同修問我說，劉老師，師
父說妳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什麼樣？我說我不知道，你等我去香



港問問師父。我來香港我就問師父，我說師父，您老人家說我得念
佛三昧了，那三昧是啥樣？人家問我我回答不上。師父說好好好、
好好好。六個好好好我沒拿著答案，我心不能再問了，自己琢磨，
我就沒再問。後來有居士告訴我說，妳沒問明白，我們問明白了。
我說你們怎麼問明白的？他說我們問，師父，您說劉老師得念佛三
昧，她怎麼得的？師父回答非常簡潔，她傻，就兩字她傻。完了居
士們說，那我們什麼時候得念佛三昧？師父說，你們都傻到她那分
上，你們個個得念佛三昧。我說這回答案有了，你們就向我學吧，
師父不讓我給大家做個好樣子嗎？你們就學我傻，這個我贊成，我
確實是傻。就這麼可笑你說我簡單不簡單。
　　我沒有固定的，我一天非得念多少聲佛號，沒有固定的數。有
同修問，那妳究竟怎麼念的？我說這個怎麼說？就是它隨時隨地念
，就是我跟別人說話的時候，這個阿彌陀佛它也沒斷，至於誰在念
，我說那我不知道，反正它不斷。我晚上睡覺也在念阿彌陀佛，因
為什麼？我睡覺之前念著阿彌陀佛，不過沒有聲，等我早晨一醒阿
彌陀佛接著，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我整個睡覺都在念阿彌陀佛。我
有沒有不念的時候？那我不知道，我晚上睡著了，有沒有不念的時
候我說不清楚、說不準，我不能騙你們。我為什麼說這麼的？因為
現在我不知道我晚上在幹啥，因為現在晚上我經常辦公，我不知道
我辦的是什麼公。因為什麼？我老伴跟我我倆是一家一屋，後來有
一段時間，說老伴，妳還上我那屋。我說為啥？他說我那屋有鬼，
有鬼妳來了，我就不怕鬼。我說那行，所以他住他的床，我住沙發
，我那屋空著，我就給他治這鬼去了。完了過兩天就說老伴，妳還
回去吧。我說你咋又讓我回去了？他說沒有鬼了妳回去，晚上也不
讓我睡覺。我說你睡你的、我睡我的，我怎麼不讓你睡覺？他說妳
老講課。我說那我講的什麼課？他說妳清一色說外語，我一句沒聽



懂。我說你這瞎胡扯，我哪會啥外語？他說妳真的，妳說的全都是
外語，我一句沒聽明白。我就想我睡得好好的，我說什麼外語？後
來就在廣州住的時候，有一天刁居士跟我住一個屋，第二天早上告
訴我，大姐，妳晚上講課。我說怎麼妳姐夫說我講課，妳也說我講
課，我說的啥？她說聽不清楚。
　　前兩天我來香港之前，先到的廣州，擱廣州有同修家住的，晚
上我倆是住兩個屋，中間有一個門，她住這個屋的這面床，我住那
個屋的那個床，中間有老大一段距離。晚上她又聽我講課了，她後
來第二天跟我學，她說大姐，我一聽妳講課了，我心想這回我得好
好去聽聽我大姐都說啥。她就上這個門口，她還沒敢過來這個門檻
，她在她這屋探著頭就想聽聽我說啥，就在她探頭的時候，我就說
了一句：妳站這幹啥？不該妳聽的妳別聽。就給她吆喝回去了，我
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來說，大姐，妳昨天晚上吆喝我了。我說我
睡覺我吆喝妳幹啥？她就給我學，我說那我不知道。就好多次都是
這樣的，所以現在我說我挺忙，這你們應該相信了。我白天在工作
，我晚上也在工作，完了我還不累得慌，我還精神頭這麼足。我覺
得我睡眠質量非常好，我一般的不作夢，偶爾的做一次夢，醒了我
就忘了，我還記不著，你看不挺好的嗎？什麼事我都不耽誤。有時
候自己也覺得挺有意思，沒有煩惱，現在是成天樂樂呵呵的。所以
誰一見我，我覺得大概你們都會心生歡喜的，我到哪都給大家帶來
笑聲、帶來快樂，我就是大家的開心果。所以你們不用記我名，你
們就記著，東北的哈爾濱有個開心果老太太就行了。不說我有那麼
多粉絲嗎？我估計我來了一趟淨宗學院，可能我回去以後，這面的
粉絲又會增加一些，我下次再來，我講課就不緊張了。總結一下，
你看我每天是六小時睡眠，足夠了，八點到兩點六小時，睡眠質量
又好，我中午不休息。你們看，我挺有功夫，我這功夫是什麼？不



吃飯不餓，不喝水也不渴，還不上廁所，什麼事都省了，真是挺好
、挺好的。
　　我學佛這二十年的後十年，就是這麼過來的，一部《無量壽經
》、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十年如一日，沒
有換題目。所以十年下來情況怎麼樣？就像我前面總結的那樣，受
益匪淺真是這樣，這就是一門精進，長時薰修的好處。我的目標在
哪裡？我的方向在哪裡？這個你一定要立得正確，愈單純、愈專一
成就就愈快速，千萬不能貪多，一定要專一。同修們可能問，劉居
士，妳說到這我們就想知道，妳說妳十年受益匪淺，那妳給我們舉
舉例子，妳都哪些方面受益了？咱們得用事實來說話，不能光戴個
帽。我就給你們叨咕叨咕，我哪些方面受益了，第一個益處，聽經
明理了，因為我這十年，我要總結說最大的受益是哪方面？我告訴
你們是聽經，我這十年聽經沒間斷，而且每天是那麼個聽法。老法
師為什麼強調，一個片子最好是反覆聽十遍？它確實作用不一樣、
效果不一樣，你們要試試就知道。當你切身經歷體會到，你嘗到甜
頭你就知道什麼叫法喜充滿。明白了什麼道理？明白宇宙人生真相
，我是從哪裡來的，我到這幹什麼來了，我將來到哪裡去，這個明
確了。明確了這個以後你說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明明白白的放下
了。
　　我記得我曾經說過，我二００五年得過一次病，就那一次我是
準備走了，但是阿彌陀佛沒批准，還是沒走了。我記著我給我的孩
子們寫了一個遺囑，我那遺囑就是半頁原稿紙，你想半頁原稿紙這
個遺囑多麼簡單。我這麼寫的，我說孩子們，媽媽一生沒有任何財
富留給你們，如果說媽媽能留給你們什麼，就是四個字阿彌陀佛，
如果你們認識了，這是無價之寶。如果你們不認識，媽媽什麼也沒
給你們留。這就是我二００五年我準備往生前的遺囑，就這麼簡單



。後來我見著一個企業家四十多歲，這企業家我們就是在說話的過
程當中，他就說劉大姐，我太羨慕妳了。我說你羨慕我什麼？因為
這個企業家很富有，至於人家有多少錢我不知道，這個咱們不能問
。我說你幹嘛羨慕我？他說我看光碟，看到妳那個遺囑的時候，我
就羨慕妳，這老大姐太瀟灑了。我說你也可以瀟灑。他說大姐，我
瀟灑不了。他就拿出一本這麼厚一本打字的、裝訂的，他說這就是
我的遺囑，一本打字的，我還沒囑完，就一本打字的遺囑還沒囑完
。我說你都囑些啥？他說囑遺產分割。我不知道遺產分割怎麼這麼
難，就這個時候這個企業家已經是癌症晚期。當時我心裡真是好難
過，我想太可憐了，人到這個時候還沒囑完，啥時候能囑完？你就
是囑完了，這分割能不能分得那麼公平，大家都滿意？我看夠嗆吧
。還不如我這啥也沒有，我這遺囑一小篇我囑完了，我走的時候孩
子們不會老早把我整冰櫃裡去，因為啥？沒啥分的了。到時候我，
阿彌陀佛一來我上蓮花走了，剩下這臭皮囊，你們願咋折騰咋折騰
，你要說你媽這臭皮囊還能賣點錢，你們就拿去賣去，隨便，多瀟
灑、多自在！
　　我就覺得那天師父說，胡老師現在契入境界了，我說契入境界
的這個感受，只有契入境界的人你才能知道，說不明白。你說怎麼
叫契入境界？就是美滋滋的法喜充滿，一天樂呵呵的。昨天胡老師
講課，我說真棒，講太好了，我就覺得胡老師這境界又提高了，我
見他一次提高一次，見一次提高一次，真是。你們昨天聽了吧？那
胡老師課講太好了，我昨天是從頭到尾聽完了。另外我也想看看胡
老師上台這個程序是怎麼的，我先見習一把，昨天晚上我回家又去
默誦了好幾遍，結果今天上台還是出錯了，腦袋裡裝不了事。所以
契入境界的狀態、那種感受太微妙了，真是美。這是第一個，聽經
明理，你看明理了你就解決問題，你就放下了，放下就輕鬆！



　　第二個收穫，心清淨了，我覺得現在我的心愈來愈清淨，甚至
可以說一天比一天清淨，愈來愈清淨，外面的境界基本干擾不了我
。在這我得向大家檢討，我前些日子沒來之前，犯了個錯誤。不說
我心清淨了嗎？外界的境界干擾不了我了嗎？我說了以後，我是當
著佛友面說的，我說完了，我們刁居士就跟我說，劉大姐，妳犯錯
誤了，妳吹牛了，妳說外面的境界干擾不了妳，妳瞧著吧，考試馬
上來了。說著考試這考試就到了，前兩天我又搬家了，我不說我居
無定所嗎？我隨時準備搬家。我又搬家了，我告訴我老伴，我說你
需要啥拿點就可以了，別的東西就放著不用拿。我老伴說行。我說
我給你收拾行不行？他說不用，我自己收拾。收拾完了，我一看十
個包，我老伴自己收拾出來十個包。我說老伴這太多了，明天來一
部車它拉不進去。咱們不用的留下好不好？我再給你歸類歸納。他
說妳給我歸納可以，但是妳別給我往下減。我說那行，我給你往一
堆歸納。我就給他這十個包歸納成三個包大包，小包變大包了。我
說這回行不行？我老伴說行，這回行。
　　這不是那天到晚上了嗎？睡覺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到那屋一
看，我的媽，我老伴又收出來七個包，加起來還是十個包。你看前
十個包我給他歸到那三個包，第二天早上又收出七個包，加起來還
得等於十。我說老伴你這真是圓滿，你看十不是圓滿嗎？我當時這
火就蹭、蹭、蹭往上竄，當時心裡想別冒火，念阿彌陀佛，念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拿手指頭數著十句阿彌陀佛，剛念完這火咚一下
冒出來。我說你怎麼回事，你還有多少東西？哪有你這麼的，怎麼
跟你說你也聽不懂，我說外語你聽不懂，我這中國話你也聽不懂。
給我老伴好一頓訓斥，因為我老伴也不吱聲，反正我這包照樣擱著
，到時候妳還得給我拿著。人家也不反駁，到時候人家會慢慢悠悠
說一句：妳還名人，師父還講妳，就給妳講這分上。人家諷刺我！



後來等小刁她們去的時候，我正跟我老伴發火，小刁說妳看看，我
說妳吹牛了吧，剛吹完牛這火就發了。我說真犯了一次錯誤，外面
這個境界把我的心轉了，我就沒如如不動！
　　所以有的時候，有的同修一開始說，劉老師，妳是不是有神通
？一開始我聽這話我生氣，我說我既沒神，我也沒通，我也不追求
這個東西，我也不懂這個東西，我怎麼就有神通？人家說為什麼別
人不知道的事情，妳知道？這個我還回答不上，真是有的事別人不
知道，可能我就知道。為什麼我知道？我現在明白了，我心清淨。
我就舉個什麼例子，就現在咱不有普通電視嗎？現在又出一種叫高
清電視，我可能就屬於那種高清電視，我信號靈敏，阿彌陀佛一發
什麼信號，我立馬收著了，所以我就知道你們不知道的事。你要是
心不清淨像一團漿子似的，那信號不靈敏你就接收不著。所以現在
我還說，我沒有什麼神通。為了這個問題我都曾經問過師父，我說
師父，我有沒有神通？我不懂我就問。師父說妳那是至誠感通。師
父給我起了個名叫至誠感通，我想這個我讀經的時候讀了，是有這
個詞，那師父告訴我的，不能騙我吧。我就給師父舉了幾個例子，
我說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我說師父，你告訴我這是真的假的？我
這一輩子我不說假話，可別讓我犯錯誤，讓我打妄語。師父點點頭
，是真的、是真的。所以我才再一次聲明，你們別認為我有神通，
我也不希望你們求神通。
　　有人很羨慕，你羨慕我，你怎麼辦？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你
把阿彌陀佛念明白，你心清淨了，我不知道的事，你都能知道，那
時候你就體會到，我現在說這句話是不是真的。確實是，我這麼長
時間，我沒有追求過神通，因為我自己壓根就不知道什麼叫神通。
但有些時候真是我知道一些事，這是事實，但是我就心大，知道了
有時候都當開玩笑。後來有人告訴我說，妳不能胡說，不能跟別人



說，說了那叫洩露天機，這個詞我也新學會的。後來我就說，那我
知道的時候，誰告訴我的，他咋沒告訴我說這一條是天機不能洩露
，這一條不是天機妳可以說，沒告訴我這個。所以後來我就說，一
概劃到天機那個範疇，誰我也不說了。我那時候上班，上我辦公室
我報告新聞，人家問這幾條新聞是哪個台廣播的，我說劉素雲廣播
電台廣播的。他們說我們怎麼沒聽著？我說是劉素雲廣播電台廣播
的，我現在不在給你們廣播嗎？後來因為有人告訴我，天機不可洩
露，所以我再也不報告。隔幾天我那些老同事們說，素雲，妳那時
候經常報告新聞，妳這兩天怎麼不報告了？我說天機不可洩露，從
此以後沒有新聞了。是不是沒有了？我告訴他（我不會撒謊），我
還說是不是沒有了，不是，有，有我不能說了。所以到現在我就守
住這條祕密，天機不洩露了，這是第二個受益的地方。
　　第三個受益的地方，長智慧了。這我都如實跟你們說，我覺得
我要用那個通俗的話說，就是我說我聰明了，要用術語我說我智慧
長了。我不騙你們，我怎麼智慧長了？過去為什麼、為什麼，十萬
個為什麼我找不著答案，現在有什麼問題自然很快我就知道了，而
且還能落實，說得真對。所以我想這是不是一種，說大點叫自性的
流露，還是怎麼回事我不知道，現在可以說煩惱輕了。不能說沒有
煩惱，我要是告訴你們說，我現在沒煩惱，那我騙你們，現在是煩
惱輕，那煩惱輕智慧自然就長了。這是第三個受益的地方。
　　第四個受益的地方，健康了。這個不用我說，你們看就知道了
，不健康我能跑這麼遠？你們能看著這麼精神老太太嗎？我真健康
了，愈來愈健康，一年比一年健康，精神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剛才
有同修告訴我說，今天因為照相耽誤點時間，可能講三個半，我說
夠了。說如果聽眾要不允許怎麼辦？我說我解釋，本老太太一萬天
往生不了，以後還有機會見面，所以你們不用著急。因為聽經明理



了以後，你的心態就愈來愈平和，不和人對立，不和事對立，也不
和物對立，沒有對立。也不再較真，過去我是一個死較真的人，非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現在不再較真、不再較勁，也不再計較，心
態平和，就是《還源觀》上所說的「柔和質直」。是不是這樣？這
個我給大家供養，應該說是兩首偈子，一首是「靜坐常思自己過，
是非不必爭人我，彼此無須論長短，寬容豁達真學佛」。第二首是
「念佛改過相結合，今生必定見彌陀，彌陀本是你自性，自性現前
去佛國」。這都是我自己的真實感受，我覺得對我自己很有幫助，
所以我把它供養給大家，供大家參考。
　　你這樣做，你身體內不健康的細胞，它就逐漸變成健康的細胞
了。譬如說我有病的時候，我這個病換一個名叫什麼？叫血癌。醫
生說我這個病的病毒都在血液裡，人的血液是十八秒鐘在人體循環
一周，你想一天這血液循環多少周，那個病毒不是滿身都是嗎？但
是現在我心態平和了，這個不健康的細胞就變成健康的細胞，細胞
健康了我的身體自然就健康。所以現在十二年後的我，和十二年前
的我沒法比較，那個時候是我隨時面臨死亡，後面有幾次身體狀況
不是太好，就是愈來愈平和，所以現在身體健康狀況愈來愈好。剛
才我說要是走路，我真是不服氣，年輕人和我走走不過我，你速度
你都跟不上，我是不帶放慢的，我現在走路我得壓慢腳步。譬如說
有時候和師父老人家一起走，師父他走得就夠快的，有時候走走突
然我就走前面去了，一想不對趕快壓下腳步，就這樣的，我走快都
走習慣了。所以人健不健康不在你吃什麼、不在你喝什麼、不在你
用什麼營養，而在於你的心態平不平和。心態平和是最好的健康東
西，一切營養品哪個也超不過清淨心。這是第四點我健康了。
　　第五點快樂了，你們應該感受到我的快樂，我剛才不說嗎？我
到哪就把快樂帶到哪，把笑聲帶到哪，我就給大家當開心果。為什



麼快樂？放下，放下就快樂。我現在基本上說無牽無掛，沒有什麼
罣礙。但是我跟你們說，什麼最難放？親情最難放，其他的都好放
，親情實在是太難放了，一定要經過具體的事，才能看出來你放沒
放下。現在我所有的方面，我覺得比較起來，親情我放得不徹底，
還得繼續放。這次去香港有同修說，劉老師，妳一來，我們香港的
天都晴了，太陽都大了，我們的心特敞亮。我說是嗎？要這樣說明
老太太還不煩人，那我就多來幾次，讓香港永遠是晴天。因為我跟
大家在一起，我比較隨和，看起來我好像嚴肅，實際我很隨和，大
家有說有笑，挺高興的。我有個主張，我說應該快樂學佛，快樂學
佛的概念不是說，就是不嚴肅，挺沒正事的，不是那種快樂。如果
是你曲解了，那我也沒辦法。我不主張學佛學得好累得慌，因為我
覺得有些同修學得唉聲嘆氣、老氣橫秋的，愈學小臉愈抽巴。那人
家沒學佛的，人家看說學佛人咋這樣？人家不敢學佛了。咱給大家
做個好樣子健健康康的、樂樂呵呵的，人家一看學佛真好。你不用
說，來來來，我度度你，你那樣一說，人家一看你那小抽巴臉，你
都那樣還度我？人家跑遠遠的是不是？他一看你樂呵、健康，他不
就靠近你了嗎？你說的他願意聽，那不就是在度人嗎？不用重那個
形式，咱們應該重實質。所以我說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簡單
四個字看你會不會？就這個看破、放下，就這四個字多簡單，就是
你會不會？會了你就成功，不會你就六道輪迴。你們看看自己學佛
學到什麼程度，你給你自己的家人、給你的左鄰右舍、給你的親朋
好友，做出好樣子沒有。所以說咱們學佛人，現在你自己學得好不
好，你不要想是你一個人的事，真是關係到續佛慧命的事，佛法能
不能再興起來，人家看的是我們這些學佛人。一看你們這個學佛學
得好，樣子給大家做得好，自然後面的人就跟上來了。看你學得不
好，人家想學，人家也不學了。



　　我可以給大家舉個例子，我們幾個同修在一起都很公開，我們
沒有什麼祕密。我們在廣州的時候，我帶了幾個同修我們在一起修
，後來我有一個學生去廣州看我，滿心高興到廣州來看老師，好長
時間沒看著老師了。那也是我的粉絲，那是我七０屆的一個學生，
粉絲到什麼程度？那時候沒有這個詞。我當時上班，我教小學一年
級，他是高年級的學生，後來他告訴我，他說妳第一天到我們學校
來上班，我一看我就想：我們學校怎麼來這麼一個漂亮的老師，她
要給我們當班任有多好。所以一打下課鈴、上課鈴，他第一個跑到
教室門口幹啥去？迎我去，送我去，看著我從哪個教室出來，又到
哪個教室去。這是後來他跟我說的。後來過了一年多，他們的班主
任調走了，恰恰就讓我去當他們的班主任，這下給他高興得回家跟
他媽媽報告：那個漂亮老師現在是我們班主任了。他媽說什麼樣個
老師，讓你這個羨慕？後來弄了一個笑話。我那時候穿衣服比現在
還土，因為我上省政府工作以後，人家沒看見過我這個打扮的。那
時候我啥打扮？這個頭型四十五年一貫制沒變過，剪頭都我自己剪
，我從來沒上過理髮館，你們看我不也剪得挺好的嗎？錢也省了，
事也省了，一切從儉。
　　那時候我上省政府穿一件什麼衣服？撿我老伴一個灰的卡上衣
，這領子磨破了一圈，我還不會做針線活，拿線給它繚上了，擱外
面一看，大針腳一個挨一個、一個挨一個。我穿上以後我自己看不
著，我自己看不著我就認為別人也看不著，掩耳盜鈴。所以我就穿
上這個衣服就上省政府上班去了，穿一個大氈底鞋，燙了絨的，帶
五眼繫帶的，穿個大布褲子，我那個褲子雖然舊，但是沒補補丁，
就這麼一身打扮上省政府上班。過了幾天我處長就跟我說，說妳看
沒看著上下樓有人瞅妳？我說沒有。因為我走道二目平視腰板溜直
，我誰也沒看著，我說別人看我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們處長說



，人家問我，你們基層處從哪挖出個出土文物？人家確實是省政府
，沒有我這打扮的，尤其女同志，哪有我這個打扮？我說那出土文
物就出土文物！有一次我跟師父說，我說師父，想當年我是省政府
的出土文物，現在您老人家把這出土文物給挖出來了。師父就說好
好好、好好好。講起來都像笑話似的。
　　再說那時候教我這個學生的時候，我那兩個膝蓋大補丁多大？
一尺多長，一個膝蓋一塊。我從來沒覺得那是怎麼回事，我不知道
別人怎麼看，我穿了挺舒服的，我就想這舊的補補還能穿，扔了可
惜，我就穿著那個大補丁褲子。我去給我這個學生當班任以後，我
這學生有一天回家跟他媽媽說，媽媽，給我找兩塊大補丁。他媽媽
說幹什麼？他說我把我褲子補上。他媽媽說，這褲子好好的你補它
幹啥？他說我們老師補了兩塊大補丁，穿在身上可漂亮了，我也得
補上。就這樣當年的粉絲就粉到這種程度，我說這傻孩子。是七０
屆畢業的學生，比我小，大概小七歲，我在他們跟前，就像大姐姐
似的，我也沒把我當個老師。所以現在和這些學生見面，這些學生
可愛回憶當年我教他的那些事了，他說那時候太有意思。那就是說
三、四十年前，我就開始有粉絲了，我已經超前了。


